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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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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杨富祥刚从军校毕业，眉

清目秀、身强体壮，称得上是个标准的

帅哥。可过了 2 年多，他那头浓密的头

发渐渐稀疏，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有

些粗糙黝黑。

考虑到杨富祥年龄不小了，还没有

女朋友，父母和领导相继给他安排了几

次“鹊桥会”，奈何都没有结果。

每次与女方见面，20 多岁的杨富祥

总被误认为 30 多岁，艰苦的工作也让许

多女孩望而却步。

有朋友劝他从高原下来，但杨富祥

没有答应，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于爱情

来说，青藏线的艰苦既是“绊脚石”，更

是“试金石”。他相信，总有一天能找到

接受这一切的那个“她”。

那天，休假在家的杨富祥正走在大

街上，忽然听到“抓小偷”的呼救声。循

声望去，只见一名男子抢了一个女孩的

皮包后夺路而逃。杨富祥二话不说，冲

上前将其制服，交给了赶来的民警。

女孩名叫张小红。这段特殊的经

历让两人从此结缘。

后来，张小红问杨富祥：“为啥非要

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当兵？”杨富祥认真

地回答道：“再苦的地方也总得有人守

着吧。”

2009 年 2 月，杨富祥和张小红举行

了婚礼。婚后不久，杨富祥就因任务返

回了部队，这一走就是整整 8 个月。

刚分开的那段时间，两人每天都打

电话，嘘寒问暖，聊聊家长里短。虽然

见不了面，但张小红的心里还是暖乎乎

的。半年后，杨富祥往家里打电话的次

数渐渐少了，有时甚至一天也没一个电

话。张小红既生气又担忧，决定到部队

去找杨富祥，当面跟他问个清楚。

车 一 路 前 行 ，窗 外 的 绿 色 越 来 越

少，渐渐地，映入眼帘的只有漫天的黄

沙和若隐若现的茫茫雪山……

几个小时后，张小红在公路旁看到

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杨富祥抱着一件

棉大衣和一个氧气袋跳上了车。他紧

紧 攥 住 张 小 红 的 双 手 ，脸 上 写 满 了 担

心，却又忍不住呵呵地傻笑。两人对视

着，谁也没有说话。

连队门口，官兵早已在等候，大声

地喊着：“欢迎嫂子来队！”张小红的心

中涌上阵阵温暖。

张小红想跟父母报个平安，拿出手

机，却发现没有信号，便看向杨富祥。

杨富祥解释：“离营区两公里远的

山顶上才有信号，每次给你的短信都是

在那里发出去的。”

“嫂子，你就不要怪队长了，他也想

多跟你联系呀。”从战士们口中，张小红

才知道，这半年来，杨富祥带领中队官

兵修建了蓄水池、重修了菜窖、筑了近 1

公里的土路，白天巡逻、执勤、训练，晚

上到了凌晨还要查哨……听到这里，张

小红眼里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通过这趟昆仑山之行，张小红才真

正理解了“军人”这个词的含义，并暗下

决心为杨富祥撑起“半边天”、当好他的

“贤内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0 年 9 月

的一天，张小红在上班途中，被一辆失

控的车撞倒在地。

几天后，当杨富祥急匆匆地赶到医

院时，张小红的左腿已经截肢。杨富祥

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离婚吧，我不想拖累你。”张

小红说。

张小红的话让一向坚强的杨富祥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们杨家

还没有这样的混蛋！”他将张小红一把

搂入怀中，承诺永远不会抛下她。

为了方便杨富祥照顾妻子，上级多

次考虑将他调到西宁，可每次谈话都被

他婉言谢绝。他说，昆仑山已经融入了

他们夫妻俩的生命。

一次休假，杨富祥没有提前把回家

的 消 息 告 诉 张 小 红 ，准 备 给 她 一 个 惊

喜。当杨富祥走到家门口时，看见张小

红正扶着栏杆、咬着牙，一步步挪着假

肢艰难爬上楼梯……

“你咋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看到半年未见的丈夫突然回家，张小红

激动地说道。

“辛苦你了！”杨富祥抱住了张小红。

“你等着，我去做饭。”说着，张小红

就要去给杨富祥准备晚饭。杨富祥拉

住 张 小 红 ，让 她 坐 下 ，并 脱 下 她 的 假

肢。看到妻子身上被假肢磨破的血泡，

杨富祥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哎呀没事，比起你在山上吃的那

些苦，我这算啥，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

己。”张小红说。

归队前，张小红叮嘱杨富祥：“不要

离开昆仑山，守护昆仑山就是守护我，

看到昆仑山就看到了我，我装了假肢能

照顾好自己！”说着，她还拿起一旁的拖

把拖地给杨富祥看，“你看，我自己能扫

地拖地，也能洗衣做饭，你就放心吧。”

2012 年，杨富祥和张小红的儿子出

生了。儿子渐渐长大，杨富祥渐渐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儿子 6 岁以前，只

要杨富祥在家，晚上就不睡觉，总问张

小红：“妈妈，这个人也要睡我们家吗？

他能不能睡到外面，我害怕。”

为了和儿子亲近，每年休假，杨富

祥几乎时时刻刻都陪在儿子身边。渐

渐地，孩子也和他熟悉起来。有一次，

杨富祥归队那天，儿子挥着小手说：“欢

迎你再来我们家玩呀！”

今年“八一”前夕，杨富祥被中央宣

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表彰为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此之前，他

曾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2015 年被武警部队表彰为“优秀基

层主官”、2017 年荣获“中国武警十大忠

诚卫士”。

如 今 ，39 岁 的 他 ，已 在 平 均 海 拔

4000 米的青藏线驻守了 15 年。目送着

一 列 列 疾 驰 而 过 的 火 车 ，抚 摸 着 他 带

领 官 兵 用 石 头 拼 成 的 党 旗 ，杨 富 祥 常

常 感 到 热 血 沸 腾 ，他 为 自 己 能 在 宝 贵

的青春年华里与风雪青藏线结缘而无

比 自 豪 …… 面 对 荣 誉 ，他 极 其 坦 然 。

他清楚，终有一天，他将离开青藏线 ；

但 他 更 明 白 ，自 己 的 灵 魂 就 像 芨 芨 草

一 样 ，早 已 深 深 地 扎 在 了 昆 仑 山 这 片

热土。“在山上守好国”，这不仅是一份

责任，也是他和妻子的约定。

情 定 昆 仑 山
■郭 凯 杨 浩

给官兵上家庭婚恋观教育课时，我

常对大家说，亲人和爱人虽然相距甚

远，但只要彼此怀抱着足够的爱意，就

可以挺过那些不遂人愿的现实。

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道理，而

是我在与老赵和来仔的相处中得出的

人生体会。老赵是我的妻子，叫赵可

欣，我们异地恋 9 年后结婚。来仔是我

和老赵的儿子，名叫易来。

来仔出生前，我前去执行任务。我

自知无法回家迎接他的到来，只好凭着

对那美好时刻的憧憬写了一篇小说，描

述想象中来仔会经历的人生，算作未来

可赠予他的一份礼物。

我休假回家的时候，恰好是来仔出

生的第六个月。我和老赵为他举办了一

场“半岁纪念”晚会，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向他表明父母不为距离而哀苦的态度。

在多年异地相恋的经历中，我和老

赵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并练就了为

生活创造仪式感、增添爱意的能力。在

我们这个注定要和距离长期较量的家

庭里，有必要让来仔早点感受并继承这

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但这份能够慰藉我的道理，却未

必适用于每个人。有一天，炊事班长

腌了一只猪腿和一只鸡，悬挂在炊事

班 帐 篷 的 边 缘 ，随 凛 冽 的 寒 风 摇 曳 。

他说，等过年的时候要请大家吃腊肉

腊鸡。言毕，帮厨的小战士黯然啜泣

了 起 来 。 我 一 时 竟 不 知 如 何 安 慰 这

颗 想 家 的 心 。 当 时 是 单 位 首 次 在 高

原冬季驻训，大风、低温、缺氧、干燥、

封 闭 …… 大 家 的 身 心 已 几 近 忍 耐 极

限。春节的临近，更使所有情感激荡

得更为强烈。

我意识到，自己还从未与来仔及老

赵一起过年。但我的心情还未完全陷

入悲伤。那些天，在书本里读到一个说

法，说是高原与平原相比，时间的流逝

可能会慢些。细细琢磨一番，在这里待

得长些、久些，或许会稍稍缩短我未来

与来仔的代沟。

合书后，我莫名欣慰。

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意思是说

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打磨刷洗，父子关系

就可能挣脱传统的相处模式，更多是落

落大方的关照与情义。我和来仔做了

两年多父子，但总是相隔数千公里。聚

少离多，竟让我越发感到和来仔的父子

关系，从不间断的想象和吉光片羽的记

忆中，酿成了一条轻灵梦幻的纽带，如

一对潇洒恣意的兄弟。

在没有信号的地方执行任务，总会

有 战 友 问 我 ：“ 想 不 想 儿 子 ？”想 是 想

的。不过，我忙工作，他忙长大，各忙各

的，好像也没必要相互挂怀。老赵总担

心我和来仔久不相处，会渐渐疏远。这

便显出做了母亲后，老赵少了些少女的

洒脱，多了点对生活温润的思虑。可

“兄弟”之间，向来是不必过分计较的。

你听相隔数月拨通的电话里他欢脱的

问候，便知道分别再久，也无碍我们再

见面时热烈相拥。

其实，许多军人与孩子间都会萌生

巧妙的牵连。听一位同事讲过，他当排

长的时候，曾有段时间心志消退，浑浑

度日。领导找他谈话，先问他有孩子

没，他说有的，刚出生不久。领导说：

“孩子都崇拜英雄，但你把军人当到现

在这个程度，还不够被孩子当成英雄。”

同事默然，继而奋发。

我深有触动。这寄托于军旅生涯

的“英雄梦想”，究竟是孩子的，还是他

的？或许是他们共有的。

给来仔打电话，他奶声奶气地喊声

“爸爸”，我就应一声干脆的“到！”这是

在不经意间教他些礼节礼貌，略尽父亲

的职责。视频里，他学会了简单的道

别，胡乱挥舞着双臂。我便郑重举起右

手敬礼，想给他熏陶点无声的素养。

老赵向我夸耀说，来仔最喜欢听她

哼唱曲子，那表情就像听到了世界上最

美的乐音。我虽然不善歌唱，但也想给

来仔讲一段故事：那回，外面刮着猛烈

的寒风，我和战友们坐在生着火炉的帐

篷里，唱起《喀秋莎》。那真是感人肺腑

的旋律！

来仔有时在视频那头摆出自己收

藏的玩具挖掘机、公交车、洒水车、救护

车……我知道，他已经学会了把自己最

喜欢的东西和亲近的人分享。我也好

想与来仔分享，让他知道从星空走入甜

梦是什么感觉。

来仔最近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还会

念成语、背古诗，但讲长点的句子还是

有些费劲。老赵总能很快明白他的意

思，只有我干着急。

所以，我只好不客气地对来仔劝导

道：请你加紧学习，快点长大。这样我

才能更懂你，你也才会懂我。

懂

你

■
易
境
均

那 天 ，林 霞 独 自 坐 在 沙 发 上 ，翻

看 着 一 本 厚 厚 的 册 子 。 尽 管 窗 外 雷

雨 交 加 ，但 林 霞 心 中 格 外 温 暖 。 册 子

的 每 一 页 都 粘 着 玫 瑰 花 瓣 ，隐 约 散 发

着清香。

林霞和刘世峰从小一起长大。高

考结束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两

人漫步在湖边，一起憧憬着大学生活。

就在这时，刘世峰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

朵玫瑰，紧张地说：“林霞，我喜欢你，这

朵玫瑰花，送给你，希望你喜欢！”说完

后，快速地跑开了。

林霞在原地愣了一会儿，脸上露出

了笑容。

两人尽管顺利考上同一所大学，但

没多久就开始了异地恋。刘世峰心底一

直有个“当兵梦”，上大学不久便报名参

军。林霞虽然心中非常不舍，但依然支持

他去追求梦想。

刘世峰出发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

不着。“如果我去当兵，谁来帮我给林霞

送玫瑰呢？”

想到这里，他起身穿上衣服，走进

夜色中。那晚，跑遍了大街小巷，刘世

峰 终 于 找 到 了 一 家 还 在 营 业 的 花 店 。

说明来意后，店主为他定制了一段很长

的“送花期”。

此后的岁月里，两人遥远地守候着

彼此。那朵每天风雨无阻送达的玫瑰

花，像极了两人浪漫坚定的感情。不知

不觉，过了 8 年。

去年，刘世峰邀请林霞到部队看看。

林霞来队那天，操场上张灯结彩，

一辆车上挂着金灿灿的“往后余生，有

你足矣”条幅。在战友们的欢呼声中，

刘 世 峰 拿 着 一 束 玫 瑰 ，向 林 霞 深 情 表

白 ：“ 过 去 的 8 年 ，我 无 法 每 天 陪 伴 在

你 的 身 边 ，无 法 给 你 太 多 的 浪 漫 和 惊

喜，但你还是义无反顾地和我在一起，

谢 谢 你 一 直 以 来 的 支 持 和 陪 伴 ，嫁 给

我吧！”

林霞被这份惊喜感动得热泪盈眶。

窗 外 的 雨 小 了 ，一 阵 门 铃 声 响 过

后，林霞从外卖员手里接过一支玫瑰。

花瓣上尽管沾着些水珠，但丝毫没有在

风雨中受到损伤。她把玫瑰小心地插

入花瓶后，给刘世峰发去一行信息：8 年

的异地生活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等一朵

花开的时间。

一朵玫瑰花开的时间
■张 杰

两情相悦

家庭 秀

近 日 ，军 嫂

岳 北 渊 从 云 南

来到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

团探望在这里服役的丈夫岳

清。图为他们一起为哨所官

兵做晚餐。

定格定格

当夕阳拥抱高原

当云雾舞动炊烟

在这不是节日的节日里

爱与亲情在哨所弥漫

一缕缕幸福填满戍边岁月

一阵阵感动落在他和她的心田

亦久久留在大家的记忆

段 超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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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樊波摄

前些日子，河南水灾灾情牵动着众

人的心。看到无数身处抗洪一线的军

人、警察以及志愿者，我想到了已经去

世的父亲。父亲 18 岁参军，转业后回

到地方又负责人武工作，抗洪的足迹遍

布好几个省市。他说，自己生在长江

边，参军后一直没有离开过洪涝区，命

中注定和抗洪联系在一起。

父亲去抗洪，最替他担心的就是

母 亲 。 每 年 ，一 到 七 八 月 ，母 亲 就 会

担 心 雨 水 太 多 ，对 天 气 预 报 格 外 关

注。父亲所在部队先后在闽江、赣江

流域驻防。一到汛期，父亲和他的战

友们整天在营地待命，一旦上级有命

令 ，一 去 就 是 很 长 时 间 。 有 好 几 次 ，

父 亲 走 的 时 候 来 不 及 跟 家 里 打 招

呼 。 那 时 ，家 里 没 有 电 话 ，更 没 有 手

机 ，母 亲 急 得 不 得 了 ，对 我 们 说 ：“ 你

爸爸太不把这个家当回事了，这么大

的 洪 水 ，万 一 出 事 了 怎 么 办 ，你 们 给

我 作 证 ，这 一 次 真 的 不 让 他 进 家 门

了 。”可 是 ，等 洪 水 退 去 ，母 亲 见 到 平

安 归 来 的 父 亲 ，总 是 笑 着 迎 接 ，没 有

一点生过气的痕迹。

还有一年，父亲到外地抗洪，不承

想自己部队门前那条小河在大雨中也

成了灾。一天一夜过去了，河水不断上

涨，眼看就淹到了家属区。部队来人通

知母亲，为了保上游，凌晨时分可能会

炸开小河的拦水坝泄洪，大家晚上别睡

觉，一旦看见信号弹就带着孩子往山上

跑。这一夜，母亲和我们都没敢合眼，

生怕错过那枚救命的信号弹。父亲回

来之后，我们怕他担心，没有向他说起

这件事。后来有一年，我被单位定为抗

洪预备队员，随时待命出发抗洪。那时

候，父亲已经退休了。听我说完，他想

起了这段往事，眼睛湿润了。他说，其

实他知道这件事。当年他听说家里可

能被淹，心里非常担心，却无法回来，这

让他一直非常内疚。

父亲到人武部工作的时候，年纪

已经大了。但每次接到命令，父亲总

是第一个带队冲上去，和年轻人一样

扛沙袋、打木桩，别人休息了，他还要

去巡查。我们劝他：“您都这么大年纪

了，别累坏了身体。”父亲笑笑说：“没

关系，等我退休了，想去抗洪，别人还

不让我去呢！”

由于双腿长时间泡在水中，父亲

30 多岁就得了风湿病，一遇阴雨天，关

节就隐隐作痛。母亲为他缝制了好几

副护膝，每次父亲去抗洪，就嘱咐他戴

上。父亲答应得很好，可回回都忘记

戴。他说，又是雨又是水的，命都顾不

上了，哪里顾得上保护腿啊。

在家的时候，父亲很少谈及他的抗

洪经历。我们姐弟问起，他也总是轻描

淡写地几句话带过。不过，我从别人那

里听说了父亲不少惊心动魄的抗洪故

事。父亲不说，是怕我们为他担心。

父亲抗了一辈子洪水，有艰辛也有

荣誉，对这些，他都看得很淡。父亲自

有他的自豪所在，那就是，和洪水打了

三十多年交道，无论洪水来势多么凶

猛，最终胜利的都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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